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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科学教育大家谈

2025年5月  第2卷第3期  总第9期 

中小学科学教育需要更多科学家参与
——周忠和院士访谈录

周忠和  张一鸣

编者按：周忠和院士主要从事鸟类早期演化及相关地质环境背景的研究，在脊椎动物的进

化，特别是早期鸟类的进化方面取得了若干突出的发现和成果，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忠和院士长期参与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也担任了科学教材的主编。《中小学科学教育》编辑部专

访了周忠和院士，请他分享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经验与思考。

来了过度饱和的信息和填鸭式的知识。我们的

教育体系可能还没有完全适应如何应对这些过

量的信息。

《中小学科学教育》：为何选择了古生物

学这个相对冷门的专业？

周忠和：我们上学时流行的观念是“学好

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农村孩子来

说，学习科学知识、掌握技能，然后走出乡

村，是相对简单、直接的目标。那时候国家提

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其中包括工业现

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选择古生物学这样一

个相对冷门且基础的学科，既有必然性，也有

偶然性。一方面，在高中时期，我们的班主任

兼地理老师给我们订阅了一本名为《化石》的

杂志，这是我们当时唯一一本课外读物，让我

第一次接触到化石的相关知识。这本杂志对我

《中小学科学教育》：您读中小学时，学

习环境是什么样的？

周忠和：我的小学和初中时期处于改革开

放之前，整体条件不算优越。但我们那时候没

有现在孩子们面临的这么大的升学压力，没有

这么多的补习班，作业也相对较少。充裕的课

余时间为我们提供机会去干一些学习之外的事

情，比如在农忙季节帮助家里干活，像饲养家

禽家畜、割草或赶鸭子到河边等。还可以通过

各种方式挣一些零花钱，比如捡螺蛳、收集知

了壳等。我在《一个人的万物起源》一书里回

顾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我的童年生活丰富多

彩，有很多玩耍的时间。现在的孩子可能患有

所谓的“自然缺失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

教室里度过。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确实给学习

资源获取和共享带来了便利，但这种便利也带

作者简介：周忠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44）；

张一鸣，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编辑、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站博士后（北京  100081）。



11

  周忠和等：中小学科学教育需要更多科学家参与 

后来选择专业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对历史总是

充满好奇，从小喜欢琢磨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地球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到身边的动植物也想

了解它们的历史。古生物学是关于生物和地球

历史的学科，古生物学家就像侦探一样，可以

从一块冰冷的石头里看到整个世界，这与我小

时候的好奇心相契合。另一方面，我的高考

成绩并不理想，而地质系的录取分数线相对

较低，所以我在选择专业时既考虑了自己的

爱好，也有保底的考虑。

总的来说，我这个人比较脚踏实地，一旦

选择了一个领域就会全身心投入，属于“干一

行爱一行”。南京大学地质系是全国最好的地

质系之一，老师们都非常认真，所以我也就顺

其自然地学了下来。后来，我有机会出国深

造，继续在古生物学领域发展。我认为，一旦

选择了一个领域，就应该热爱它。

《中小学科学教育》：在从事古生物学研

究的过程中，研究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如何

去研究，怎么去思考，如何得到结论？请您

举例详细谈一谈。

周忠和：古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

支，与其他学科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需要

到野外去寻找化石，花很长时间进行记录和观

察，这与那些主要在实验室内进行研究的学科

不同。我有一段时间主要对古鸟类的生活习性

感兴趣，想知道它们是生活在树上还是地上。

那么怎么研究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鸟的爪

子来分析。比如说有的爪子是弯的、有的爪子

相对比较直，如果爪子比较弯就可能生活在树

上。当然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科学研究需要

从现象出发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此外，还需

要结合文献研究。我当时想要找到新的替代指

标来进行研究，于是注意到鸟的脚趾的变化，

比如脚趾的长短比例，这些比例在爬树的鸟类

和在地面上奔跑的鸟类之间是有区别的，它们

符合一定的力学规律。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围绕

这个主题进行的，通过查阅文献，观察和测量

了上百种现代鸟类，包括树上生活和地面生活

的，总结了它们脚趾关节长短比例的规律，再

应用这些规律来研究古鸟类的习性。

再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达尔文提出了自

然选择理论，达尔文还提出了一个理论，叫作

性选择理论。我在研究鸟类早期演化问题时，

非常重视这一理论。我和团队一起发表了几篇

论文，探讨了性选择和自然选择在不同环境中

的作用强度，从几十种鸟类化石中寻找证据来

支持我们的假设。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首先

需要查阅文献，找到研究问题。有了研究问

题，就要想办法去找研究思路，就要继续看文

献，看别人有没有这么想过，或者别人想到了

但证据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么我们就要收集更

多的证据。古生物学是地质学和生物学的交叉

学科，我们还要时刻思考能否将其他学科的最

新成果应用到我们的研究中，开拓研究的方法

和视野，比如将分子生物学的古DNA技术应

用于古生物学研究。

我们在去野外之前要阅读文献、设计研究

方案和挖掘方案，从野外挖掘回来后还需要进

行室内的研究工作，包括进一步阅读文献、撰

写论文、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等。科学研究是

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不仅要求在野外实地工作

时的投入，还要进行文献阅读、科学写作和信

息交流等多方面的努力。这些工作相辅相成，

共同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

《中小学科学教育》：从事古生物学研究

最大的乐趣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周忠和：对于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人来

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的乐趣。我主要研究

的是1亿多年前的早期鸟类。非常幸运的是，

从我读研究生开始，一直到毕业后，正好赶上

了一个大发现的时代，我们研究的我国辽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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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出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化石宝库。我们发现了

许多重要的化石，并发表了研究成果。我参与

了至少五六十种古鸟类的命名工作。发现别人

从未发现过的新事物，命名一个从未被描述过

的新物种，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就像是给一

个新生儿起名，这是我们作为科学家的一种小

小的特权。我们发现的新物种是地球生物多样

性的一部分，是我们对自然世界的一种贡献。

在符合科学规范的前提下，我们有权为这些新

发现的物种命名。

至于如何发现这些化石，既需要科学依

据，也需要一定的运气。决定在哪里挖掘之

前，需要查阅文献、看地质记录，了解过去的

生物和地质现象。比如2亿年前某个地区是陆

地还是海洋，是否有生物存在。打个不太恰当

的比喻，就像盗墓者知道哪里有墓葬一样，我

们也需要知道哪里可能有化石。我国老一辈地

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

里，做了大量的全国性的普查工作，为我们提

供了宝贵的基础数据。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也需要一些运

气。有时候可能在一个地点挖掘一个月却一无

所获，但运气好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大量珍贵

的化石。从长远来看，投入得越多，运气可能

就越好。

《中小学科学教育》：从进化生物学的角

度如何理解教育这一现象？

周忠和：我们常说，好奇心是人类的天

性。其实很多动物都具有好奇心，这是动物的

一种天性或本能。好奇心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适应性角色，也是生物（包括人

类）适应环境并不断演化至今的一个重要原

因。好奇心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主要驱动力，也

是从事科学研究最原始、最根本的动力，没有

好奇心我们就提不出问题，没有问题就很难去

深究，我们的社会就很难往前推进。创新同样

源自动物的本能。以鸟类为例，鸟类的创新是

随处可见的。比如：出生在不同地方的同一种

鸟类能够鸣唱具有地方特色的歌曲，就像人类

有地方方言或地方民歌一样；鸟类制造了各种

各样的鸟巢，或简陋，或复杂，就像人类使用

工具制造的复杂工艺品一样。哺乳动物也有很

多创新行为的例子，比如日本猕猴在水里清洗

红薯、白面卷尾猴用石头砸取坚果、黑猩猩用

树枝捕捉白蚁等。

其实，教育也是源自动物的一种现象。教

育有两个很关键的概念：一是天性，即“先天

本能”，二是乐趣，即“后天学习”，两者的

关系是我们讨论教育本源的关键因素。在社会

性动物——哺乳类和鸟类中，许多行为都是先

天本能和后天学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许

多鸟类都是向成年鸟学习而学会鸣叫的，这种

学习导致不同地理位置的鸟鸣声有所差异；年

轻的裸鼹鼠通过长期的社会互动向年长的个体

学习独特的群体方言。当然，除语言外，还有

很多行为方式都可以通过社会行为来学习。

《中小学科学教育》：作为全国政协常委，

您近年来提交了多个与科学教育相关的提案，

您认为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哪些？

周忠和：我认为，关键的问题还是政策导

向。国家、学校和家长如何看待科学教育，这

对孩子的兴趣发展至关重要。由于“应试教育”

的影响，科学教育此前相对不受重视。近年来

“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如“高分低能”、

心理健康问题等，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开始提

出减负，同时重新开始重视科学教育。在小学

科学教育方面，我们的师资队伍严重不足。有

调查表明，全国范围内大约70%~80%的科学

教师是兼职的，而且大多数教师没有理科背

景。近年来在教育部门的推动下，科学教师的

培训得到了一定的加强，但是城乡之间、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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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间的科学教育发展差距仍然较大。总的来

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以考试为中心的教

育模式限制了科学教育的发展，需要从政策层

面进行改革，促进科学教育的全面进步。

《中小学科学教育》：您认为一个好的科

学教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周忠和：孩子天生具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科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保护和引导他们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

革也强调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素质提升和能

力培养，应该让学生有更多参与科学实践的机

会，包括阅读、讨论和实验等。在实践的过程

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习惯，比

如爱提问、不盲信、注重证据、进行对比实验

和基本的逻辑思考。

教育的目的是发挥每个人的最大潜能，并

找到适合他们成长和发展的道路。学生的科学

学习兴趣往往是多样化的，他们可能喜欢昆

虫、机器人或者恐龙。科学教师需要创造适合

学生个人成长的方式，从兴趣出发引导学生学

习。所以，好的科学教师一定要对科学方法有

深刻理解，并能够引导学生的好奇心。

《中小学科学教育》：您认为科学家可以

通过哪些方式参与中小学科学教育？

周忠和：在过去的10年里，国家对科普

的重视程度比较高，科学家进校园等活动比过

去有所增加，这体现了国家对科学家参与科学

教育的鼓励态度。首先，我认为需要鼓励更多

的科学家参与科学教材编写，无论是担任主

编、顾问，还是直接参与具体编写工作。其

次，科学家参与教师培训同样重要。目前教育

部和中国科学院在共同推动让院士、青年科学

家等参与科学教师培训，我自己也参与了一些

培训工作，主要是从理念上进行指导，比如科

学精神、科学前沿知识等。教师编写教案和授

课主要依赖网络搜索，但网络信息良莠不齐，

科学家可以通过权威性的讲座帮助教师学会辨

别信息的真伪。很多科学家也在利用互联网和

新媒体进行科普讲座，有时能吸引数十万甚至

上百万人在线观看。

此外，科学家进校园活动可以采取不同形

式，比如可以利用本地资源，让大学和研究所

的教师、科研人员进入中小学校进行交流，还

可以利用学术会议的机会，让参与学术会议的

科学家走进当地的中小学校。

《中小学科学教育》：在科学家参与教师

培训方面，如果仅采用讲座的形式，可能不足

以培养教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能力。从

科学家的角度看，有没有更好的培训方式？

周忠和：我们正在探索更多有效的科学教

师培训方式，比如让教师走进实验室、参与科

学实践，这样可能更有助于提升培训效果，让

教师能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探究。目前，这类

培训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家都在尝试不同的方

法。例如，不同的研究所可以邀请教师参与基

础的科研，亲身体验科研环境。要实现这样的

培训，关键在于大家是否有积极性去参与。实

验室本身有科研任务，现实中我们需要考虑实

际操作的可行性。比如在科技周或开放日，可

以安排几天的培训活动，时间太长可能会对实

验室的正常运作造成影响，而且仅依靠一两天

的活动也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科学教育是一种公益性的社会行为，单纯

依靠教育部门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发挥

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科技企业、公益组织

等机构的力量，群策群力，共同为科学教育的

发展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汤 梅）


